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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余手不释卷
一生嗜书如命

王佐在职时，唯一的嗜好是读
书。出差、视察时，喜欢随车船携
带许多书籍，“公余手不释卷”，而
且这种嗜好一直到晚年，眼睛看不
清了仍令家人读给他听，可谓“嗜
书如命”。

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
神与他的老师丘濬可说是一脉相
承。丘濬晚年曾以未能编著出海
南地方史志为恨，王佐继承师志，
奋力于著述，除有《鸡肋集》《经籍
目略》《庚申录》《金川玉屑集》《家
塾原教》《珠崖录》等著述外，还特
地编写了《琼台外纪》一书，作为
海南史志的开山之作。其后，唐
胄在此书基础上写出了正德《琼
台志》一书，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
部完整的传世地方史志。唐胄十
分尊重王佐在地方史志编纂上的
开创之功，他在《琼台志》一书的
序言中提到，自唐代以前，海南地
方因为僻远荒陋，基本上没有方志
传世，至宋代有《琼管志》《万国图
经》，但又在元代失传了。直至王
佐，“载笔数十年，录郡事警官，志
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为《外
纪》，以自成一家之书”。这里所谓

“志前后擅易之陋”说的是，指出此
前官方文字中关于海南地方史实
的随意编造、改动的不良情况。因
此，王佐把他的这部著作取名为
《琼台外纪》。

这部书引起了地方郡守的重
视，但认为书中仅详于人物、土产，
不够完备，曾礼聘他重新改造，以
便写出完整的一部海南史志。并
邀请唐胄也参与其事。但在新书
的编纂过程中，王佐在某些问题上
与众人意见不合，“阁笔数月，仅授
《序》答守以归”。这就是说，王佐
后来只写了一篇序交给郡守便走
了。这篇序，后来在唐胄独自完成
的正德《琼台志》中，还予以保留。
不仅如此，还大量引用了《外纪》中
的史料，并标明出处，表示对王佐
劳动的敬重。同时，唐胄还将自己
在某些历史问题上与王佐的不同
看法也原原本本地记录在书中，以
就正于后人。如对于史料中所出
现的海南自汉武帝立郡后，汉元帝
弃珠崖一直到梁朝大同年间，凡五
百八十多年，中间是否曾出现过政
治真空的问题，两家就有不同的看

法，王佐认为是，唐胄认为否。两
者的观点，唐胄都记录在案，翻开
正德《琼台志》即可一目了然。这
种尊重历史的求实精神值得我们
学习。又，唐胄在《序言》中谦逊地
说：“盖体文庄而将顺其欲为之意，
尊桐乡而忠辅于已成之书，以求得
臣于二公。”表明自己的努力全在
于承绪先贤的余烈，拜勉前修的遗
志。这种尊重前贤的传承精神也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身为土官后代
反对土官政策

唐胄提到王佐“载笔数十年，
录郡事以警官”，这里指的是王佐
所著《珠崖录》一书。此书曾向皇
上进奉，主要讲述海南“治黎抚
黎”的政治策略。原来，王佐家先
世为抚黎“土官”，至父亲王原恺
时，家道殷实，因前妻病逝，娶王
佐之母唐朝选为继室，生下王佐
与两个姐姐。宣德年间，王原恺
因事被累吃官司致死，而王佐的
母亲深明大义，将丈夫付与她的
大部分财产都让给前妻的儿女，
自与王佐清贫度日并抚育王佐自
立成人。因这一家庭关系，王佐
对海南黎事十分熟悉，对那些借
口抚黎而试图削弱地方管理权限
以营私的阴谋以及“鄙夷其民，治
之不以道”（《鸡肋集·进〈珠崖录〉
表》）的庸官习气十分气愤，决心搜
集资料，写出《珠崖录》一书进奉朝
廷，以求得海南地方的长治久安。
他在奏表中说：“臣自感衰老之年，
无由报效，切念海南自汉至今，珠
崖事体，以远方之故，多所缺略，敢

昧万万死罪，详考历代国史、珠崖
治乱典故，并今臣愚昧所及，不避
斧钺之诛，谨编为《珠崖录》一册，
庶以尽海南曲折事情。”

此书特别提到了明永乐年间，
广西梧州府通判刘铭调任琼州“抚
黎知府”一职后，弄虚作假，扩大管
辖范围，谋与琼台地方政府分权，
试图子孙世袭的险恶用心，并揭示
了刘铭的作为对后世地方官吏的
恶劣影响，提醒朝廷：“汉之失郡，
由于任用非人，当守边之计；元之
失政，由于混用土酋，分州县之
权。昔也奸臣效尤，于元尚恨革之
不早，今之边事有似于昔，岂可复
效其尤？”（《鸡肋集·进〈珠崖录〉
奏》）这就是“录事以警官”的由
来。其后，明朝接受了他的建议，
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稳定了海
南的局面。至清代，他在《珠崖录》
中所展示的意见亦被写进了《明
史·广西土司传》里。

王佐的抚黎见解对后世产生
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其后，如嘉靖
年间，海瑞的《平黎疏》主张开通

“十字路”，使处深山野地中的黎
族同胞能与外界沟通，走向文明
开化的社会环境，限制那些奸邪
之徒挑拨动乱的阴谋活动，实是
秉承他的安抚开化政策。又如万
历年间，王弘诲的《图善后事宜
疏》也主张在平息暴乱之后，“伐
山开道，建立州县，移一二不甚紧
关屯所，若南流、青宁等处，就近守
之，画之井里，时其训诲，一如罗旁
之例（指当时广东肇庆府罗旁地方
平息瑶乱的经验），不过数年，当尽
入版籍，化为编民。”所议也基于这
一主张。至近代，更有朱采、郑萦
等官员，主张利用黎山的资源优
势，发展黎地经济，以此导引黎族
同胞进入现代社会。

可惜王佐著作虽富而流传至
今的仅有《鸡肋集》较为完整，其他
如《琼台外纪》仅散见于《琼台志》
一书中。然而，仅《鸡肋集》而言，
也足见王佐学术思想、文采风流之
一斑。唐胄在为《鸡肋集》书摘作
序时这样评价：“吾乡王桐乡先生
弃世二十余年矣，余久得藏其遗
稿，近于学政之暇，始出而编次
之。读之若寻常无可惊异，而大方
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
隽伟，当比拟于古之诸大家。”如此
骘评，已点出了王佐作为一代硕儒
的历史地位。

王
佐
：
承
先
启
后
的
一
代
硕
儒

文\

本
刊
特
约
撰
稿

林
冠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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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我国科举考试最为鼎盛
的时期，所谓“非科举不入仕途；非
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除非极为特殊的情况（如荫官等），
不通过科举考试是难望成为朝廷命
官的。但科举考试又往往不能衡量
出一个人的真才实学，所以又让那
些渴望借仕途一展平生抱负的杰出
人才喟叹终身。海南明代临高人王
佐就是这其中的怀才不遇者。

科考未登进士
历任三府同知

王佐少年时拜丘濬为师（其实
他仅比丘濬小七岁）。明正统十二
年（1447年）王佐参加在广东省举
行的乡试，以《礼经》（科举考试的科
目之一）第一的成绩中举，成为“举
人”，与广东著名的理学家陈献章
（白沙）同时中举，被时人称为同榜
“二俊”。可惜接下来的岁月里，王
佐就不那么幸运了。第二年，他与
陈白沙一样，都未能通过“会试”，与
进士及第无缘。因为乡试时的成绩
优异，两人都进入“国子监”读书。
从史实推考，此时，丘濬与他的这位

“弟子”也同时在国子监“留学”。他
们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每次考
试都名列前茅，受到师长的称赞与
同窗的敬佩。而且，经国子监祭酒
萧镃及吴节等的推荐，他们也都得
到过大学士李贤的称誉，可以说都
具备了进士及第的有利条件，然而，
接二连三，每举不第，在景泰五年
（1454年）丘濬及第后，王佐仍然徘
徊于进士的高墙之外。

有史料称他之所以不中，是因
“为忌者所黜”（嘉靖《广东通志》），
即被权势者妒忌排斥而落选。但这

“忌者”是谁？为何横加梗阻？均无
史料可稽。所以到了万历《广东通
志》里，这原因倒成了“竟以数奇而
阨于遇”！这就是说因为“命不好”，
所以不中。延续千年的科举潜藏着
的类似悲喜剧可以说是罄竹难书。

清代康熙年间，临高知县樊庶
为此立论曰：“桐乡（王佐的号）先生
弱冠以礼经魁乡榜，入成均（即国子
监），为祭酒、阁老诸先生所赏识，名
重一时。丘文庄公亦异其才，虽与
同官侍从可也，卒不得再登一第，仅
以郡佐终，为可惜也。”在樊庶看来，
按王佐的才干完全可以像丘濬一
样，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同官侍
从”，出将入相，所以“为可惜也”。

然而，王佐虽不能“再登一第”，
但凭他举人的资格也还可以担任郡
县之类的副职，级别不高却也是朝
廷的命官。就这样他曾出任广东高
州府同知、福建邵武府同知、江西临
江府同知等职。由于他不屑于迎来
送往，对待上司“恭而不阿”“惟质直
任职”，“不能随时俯仰，故低徊三郡
二十余年，一官不徙，众皆惜之”。
做了二十多年的副官，没能再升一
级。若认为他政绩不彰，那也不
是。史称他所到之处均能善政泽
民，被百姓称为“仁明司马”“以贤能
著称”“居官廉谨，能举大纲，污吏甚
恶之，而士民之乐简便者亦安之”。
做官做到百姓爱戴而贪官污吏厌
恶，这官肯定是当得不顺心的。最
后，他从临江府同知任上退休回乡
养老，居住于临高县透滩村，因“门
巷多刺桐”，自号“桐乡”，直到85岁
辞世。

临
高
语
族
群
文
化


